
2018 年 12 月 拉丁美洲研究 Dec. 2018
第 40 卷 第 6 期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40 No. 6

全球治理专题

中等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与
现实困境: 以拉美国家为例

谌园庭

内容提要: 拉美国家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治理

中表现出相当高的活跃度。本文以中等国家理论为分析工具，考察

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利益诉求、路径选择和现实困境。拉美国

家参与全球治理具有共同的、内在的利益逻辑，即寻求发展利益，

谋求在拉美地区的主导权，提升全球影响力，展示国家软实力，树

立良好国家形象。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上，拉美国家采取了

改革与塑造全球治理机制相结合、区域合作与跨区域合作相促进、
国际国内议题联动设置的模式。这些路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拉

美国家的发展利益需求，提升了拉美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拉美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中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和挑

战。首先是大国权力制约拉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现和影响力;

其次是拉美国家自我认同与实力之间的不匹配; 再次是拉美国家参

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受国内政治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影响; 最后是不

同拉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需求差异，相互之间的团结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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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处于一个深度全球化时代，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是全球治理。当前，

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和调整，无论是大国、中等国家，还是小国，都

力求在全球治理、理念供给、规则制定以及多边互动等方面发挥自身影响力，

以实现自身的利益和诉求。本文旨在以中等国家理论为分析工具，考察拉美

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利益诉求、路径选择和现实困境，以期为中国参与全球

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一 中等国家: 一种分析工具

冷战结束至今，国际体系的力量分配问题一直是国际关系最具争议的话

题之一。单极、两极、多极和非极等概念常常用于分析国际体系和民族国家

间关系，但其定义都是基于大国的数量进行区分。从国际体系的维度，将民

族国家区分为大国 ( great power) 、中等国家 ( middle power) 和小国 ( small

power) ，有利于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厘清民族国家相互间的互动模式。

事实上，大国从来都是国际体系的支配型力量，因而国际政治的实质通常被

认为是大国政治。众多中等国家因对国际政治施加影响的能力有限，在国际

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受到的重视程度是无法和大国比拟的。

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学者从中等国家视角，对其定义、能力和意愿以及

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中等国家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 16 世

纪意大利哲学家乔瓦尼·博特罗 ( Giovanni Botero) 的著作，他把国家分成三

类: 帝国、中等国家和小国，并认为 “中等国家拥有足够的能力和权威处理

自己的事务而无需他国的帮助”。① 率先将中等国家这一概念引入外交实践的

国家是加拿大。在二战后期关于国际秩序安排的过程中，加拿大提出应充分

尊重中等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贡献和能力，并积极推动中等国家外交，使其

在国际 舞 台 上 发 挥 独 特 的 作 用。在 此 基 础 上， 加 拿 大 前 外 长 里 德 尔

( Ｒ. G. Ｒiddell) 对中等国家进行了概念界定: “中等强国是指规模、物质资

源、承担责任的意愿和能力以及影响力和 稳 定 性 等 方 面 都 接 近 成 为 大 国

的力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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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中等国家的概念被广泛地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用以检验一些

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这些国家虽然缺乏超级大国的能力，但仍然在

全球政治中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典。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深化促使一批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如金砖国家

( BＲICS) 成员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这意味着国际体系的权力

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国家开始进入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地带。由于不

同的中等国家追求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些发展和变化促使国际关系研究领域

不得不将传统和新兴的中等国家加以区分，其中，地区大国 ( regional power)

的概念频繁出现。地区大国是指在特定区域发挥影响力的国家。如果其所在

地区没有其他国家能与之竞争，那么地区大国就可能成为地区霸权。地区大

国表现出相对较高的军事、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能力，并能制定地区安

全议程。总的来说，中等国家和地区大国这两个术语表达了国家的能力、等

级、影响和意愿。在某些情况下，地区大国的自我形象与其实际能力和影响

力之间存在不匹配的情况。比如巴西国内对于其定位是大国还是中等国家存

在分歧，有学者认为不应该以中等国家的身份作为理解巴西的概念指南或

捷径。①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调整和变化，

世界局势变得极为不平静。曾经的领导力量要么依然被经济危机所困，要么

处于不同阶段的政治转型和僵局之中，传统强国主导的全球多边机制正在变

弱或者失灵。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动荡的时代，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充满机

遇的时代，因为世界处在一个“可塑的关键时期”。② 在全球秩序重塑的过程

中，无论是传统强国还是新兴国家，都希望在国际体系的变革中发出自己的

声音，发挥自身的影响。在新的力量对比中，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大幅提升，以 G20 为代表的全球治理对话机制表现出了显著的引领作用。一

些中等国家在不同的议题领域也日益显示出卓越的领导力，逐渐成为全球治

理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中等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崛起反映了国际体系的

结构性变化，加大对这一类国家的关注和研究有助于理解全球治理结构的扁

平化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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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n Burges，“Mistaking Brazil for a Middle Power”， in Journal of Iberian and Latin American
Ｒesearch，Vol. 19，Issue 2，2013，pp. 286 －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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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考察拉丁美洲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拉美国家

参与全球治理的利益诉求、路径选择与现实困境。中等国家理论这一分析工

具，有利于本文将更多的拉美国家置于考察范围内。

目前，在学术界的已有研究中，对于中等国家的定义、分类和评估一直

存在分歧。界定中等国家最常规的方法是基于国家的军事能力、经济实力和

地缘战略地位。此外还有一种方法比较常用，即评估一个国家的领导能力及

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合法性，认为中等国家通常利用各种类型的国际

组织作为外交舞台，并依靠“利基外交” ( niche diplomacy) 来实现具体的外

交政策目标，以配合其相对有限的能力。国内学术界则通常使用中等强国的

说法，这一用法隐藏的潜台词是，在众多中等国家中，中等强国的实力和影

响力仅次于超级大国或大国。适用于这一提法的拉美国家只有巴西、墨西哥

和阿根廷这三个进入了 G20 对话机制的地区大国。显然，这一提法不利于将

智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拉美中等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行动和经验涵盖

进去。因此，本文采用中等国家的提法，并对其给予简单定义: 中等国家是

中等规模的国家，有能力并愿意推行具有全球视野的积极外交。需要特别提

出的是，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巴西仍处在通往大国之路的十字路口，

或许能够继续上升，成为大国; 或许作为关键性国家，继续保持中等国家地

位。① 尽管加入了新兴大国俱乐部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但巴西并不具备

参与大国博弈的实力，因此，本文仍将其归类于中等国家行列。

二 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利益诉求

拉美国家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由于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的不同，

不同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利益诉求也不尽相同。但属于 “西方文化家庭”的

共同身份使得拉丁美洲团结和统一的程度远远超过亚洲、非洲，甚至在某种

程度上超过欧洲②，基于此，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有着其共同的、内在的利

益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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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寻求发展利益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根本性的任务是发展问题，也就是现代化的问题。

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动因。从独立以

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战略选择具有相当大的趋同性，其原

因是拉美国家的国别特征左右不了自身的战略选择，起支配性作用的因素是

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相应的国际关系体系的演进情况。① 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

的冲击，拉美国家已经提高了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但仍须在实现长期、包

容性、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进展。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出现周期性、结构性

和技术性的现象，拉美国家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不被边

缘化，是拉美国家推进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一大动力。正如阿根廷总统马克

里所说，全球化是促进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国家经济复苏的关键性因素。②

( 二) 谋求拉美地区主导权

拉美地区一直缺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领头羊”国家，谋求地区主导权，

不仅仅是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地区大国所追求的，也是委内瑞拉、智利

等中等国家所追求的。而全球治理为这些国家的诉求提供了平台。就如巴西

所考量的，阿根廷经济实力下降，墨西哥专注于北美一体化，为巴西谋求地

区主导权和发挥全球治理影响力打开了空间。墨西哥则希望利用自身特殊的

地缘战略地位，成为北美与拉美之间的桥梁，从而达到施加地区影响力的目

的。阿根廷在实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通过平衡巴西的影响力来体现自身的

影响力。委内瑞拉在政治经济危机爆发前，扛起了拉美左翼的大旗。智利则

通过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求在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 三) 提升全球影响力

自 16 世纪被西班牙征服以来，拉美各国一直处于对外部影响的被动反应

状态，而不是影响全球议程的主角。③ 由于担心一直处于依附与边缘化状态，

拉丁美洲努力通过身份认同和现代化来寻求区域团结与融合，以及在全球事

务中取得领导地位。谋求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力成为巴西追求大国地位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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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而墨西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西班牙语国家，致力于在政治、经济和文

化方面发挥重要的国际作用。上任培尼亚政府外交政策的总体目标是 “恢复

墨西哥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并在解决全球性重大挑战上，确立墨西哥作为

一个新兴力量的影响力。”① 在阿根廷成为 “正常国家”之后，马克里政府积

极谋求使阿根廷进入“全球体系的大门”，提升其全球影响力，展示其地区大

国地位。

( 四) 展示国家软实力，树立良好国家形象

中等国家擅长以多边主义的方式，与拥有相似理念的国家合作，发挥柔

性影响力，以提升自身的国家地位与形象。巴西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始

终强调自身的特殊性，即不会采取传统大国展示硬实力的途径，而是通过展

示巴西软实力达到发挥影响力的效果。在墨西哥，卡尔德龙执政期间积极推

动气候外交，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希望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摆脱毒品国家、

失败国家的形象。重塑大国形象是阿根廷马克里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

2017—2018 年，阿根廷接连主办了第 11 届世界贸易组织 ( WTO) 部长级会

议和 G20 峰会两场重要的多边主义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里政府达到

了改善国家形象并代表拉丁美洲发声的目的。

三 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

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上，拉美国家同样具有共性。拉美国家也努

力开辟新的合作模式和路径，力争在大国博弈中谋求更多的战略空间，维护

自身的发展利益。

( 一) 路径选择一: 改革与塑造全球治理机制相结合

当今国际体系中，尽管各种类型国家之间关系的范围和深度不断得到扩

展和加深，但本质上仍是大国处于权力中心位置，这对于数量众多的中等国

家和小国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在全球治理中，无论是非传统安全，还是发

展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中等国家的有效参与。改革现存的全球治

理机制和塑造新的机制相结合，成为中等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之一。

首先，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众所周知，全球治理是通过不同的治

理机制来体现的，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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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代表了不同方面的治理体系。但现存国际机制迫切需要改革或创新，在

这一方面，新兴国家之间有着广泛的共识和巨大的合作空间。就其在全球治

理机制改革中的作用来看，中等国家首先是现有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的维护

者，如拉美国家都认可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主渠道作用。与此同时，拉美

国家也积极参与联合国改革进程。拉美国家普遍认为联合国需要全面改革，

以提高其效率和代表性，同时也呼吁改革要在取得成员国广泛共识的基础上

进行。在智利政府的支持下，联合国拉美经委会于 2011 年 8 月召开地区会

议，探讨“全球治理中的联合国: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视角”，希望强化联合国

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①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也存在代表性不足、规则的公

正性欠缺、应对新问题的效率不高等问题。在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

体的合力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2010 年春季联合会议通过了

投票权改革方案，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整体投票权提高到 47. 19%。其

中，中国的投票权几乎翻了一番，跃居为第三大股东国。此外，阿根廷、巴

西和墨西哥三个拉美国家的份额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2015 年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改革方案也获得了通过，巴西成功晋升为前十大成员国。

其次，参与全球治理对话机制的塑造。20 世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

溃，随之而来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动荡，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变得更

加不稳定和复杂。尽管多边机构仍然是该体系的核心，但在 2008 年国际金融

危机爆发之前，新兴市场、游说团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社交网络等

新的参与者不断涌现，经济全球化、集约化、跨国化和相互依存加大，表明

世界不可能再被少数传统大国主宰。全球经济治理对话机制经历了从 G5、

G7、G8、G8 +5，最终到 G20 的发展历程。巴西和墨西哥在 2007 年作为 5 个

新兴经济体的一员，受邀参加了在德国海利根达姆召开的 G8 峰会。传统经济

强国和新兴经济体在峰会上就全球性问题进行了结构性对话。这次对话被称

之为“海利根达姆进程”，其意义在于使全球治理模式出现了突破性进展，传

统经济强国需要在决策和理念方面与新兴经济体进行协商。墨西哥不仅组织

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内部会议，还作为东道主举办了第一次海利根达姆进程

内部的正式会议，其外交地位与技巧使其有优势承担其他经济上更强大国家

—93—

① ECLAC，“The United N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A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Perspective”，

Santiago，Sept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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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能或不愿做的事情。①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G20 峰会被推向了国

际舞台的中心，阿根廷和巴西、墨西哥一道成为拉美国家的代表。但由于主

权债务违约纠纷，阿根廷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直到

2016 年债务违约纠纷问题了结，阿根廷才重新被国际体系所接纳。2012 年，

墨西哥在拉美国家的支持下，成功主办 G20 洛斯卡沃斯峰会，除了关注世界

经济形势和国际金融议题，墨西哥还将发展中国家关注的就业问题设置为主

要议题，有效地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了更多国际话语权。

最后，参与构建全球治理新机制。由于全球治理需求加大，而有效治理

机制不足，全球治理出现了严重的国际机制 “赤字”。巴西和其他金砖国家一

道尝试构建新的全球治理机制: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弥补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等机构行动能力不足、力度不够的短板。2014 年 7 月金砖国家发表 《福

塔莱萨宣言》，宣布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初始资本为 1000 亿美元，总部设在

上海。2015 年 7 月 21 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业，首任董事会主席由巴西

人出任。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意义在于，它是首个由新兴经济体就国际金

融制度所做的安排，为国际体系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

( 二) 路径选择二: 区域合作与跨区域合作相促进

拉美国家始终将区域合作与跨区域合作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两个发展路

径。其中，区域合作与区域治理是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倚重，有利于提

升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跨区域合作不仅有利于提升国际地位，也有助

于增强拉美国家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因此，区域合作与跨区域合作在拉美国

家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利益方面能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但

不同拉美国家由于规模、发展模式和理念、国家利益目标不尽相同，在进行

区域合作与跨区域合作时选择了不同的路径。

在区域合作层面，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和墨西哥组建的太平洋联盟，

与巴西、阿根廷作为主导力量的南方共同市场，以及委内瑞拉主导的美洲玻

利瓦尔联盟构成了拉美区域合作的不同发展模式。在全球治理的参与中，3 个

区域组织的活跃程度不同。长期以来，由于成员国不同的内外部利益、相互

之间悬而未决的矛盾，南方共同市场内部龃龉不断，影响其合作的实质性进

展。随着巴西、阿根廷国内政权的更迭，该组织与太平洋联盟有靠近和融合

—04—

① ［加拿大］ 安德鲁·F. 库珀、［波兰］ 阿加塔·安特科维茨主编，史明涛、马骏等译: 《全球

治理中的新兴国家: 来自海利根达姆进程的经验》，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2 －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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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从成立之初就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参

与全球气候治理、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经常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声。如在

参与全球气候谈判时，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始终坚持 “气候正义”原则，坚持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并率先采取减排行动。目

前该组织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委内瑞拉等左翼国家政局的走向。此外，拉美和

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 CELAC) 是唯一一个涵盖所有拉美国家的地区组织，它

的存在反映出拉美国家希望共同发声的诉求。

在跨区域合作中，拉美国家也积极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以进一步实现

共同目标。巴西除了参与金砖国家机制之外，还参与了印度—巴西—南非三

国论坛 ( IBSA) ，与印度、南非建立了跨区域战略合作联盟。近几年，金砖国

家通过“BＲICS + N”的模式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建立起对话和互动机制，打开

了整个发展中世界的合作之门，使得全球治理体系出现新的动力。墨西哥则

与印度 尼 西 亚、韩 国、土 耳 其、澳 大 利 亚 一 起 创 建 了 中 等 强 国 合 作 体

( MIKTA) 。该组织通过各种举措，例如绿色增长和发展合作计划，证明了中

等国家可能对全球治理产生的影响。① 此外，在 G20 中，MIKTA 成员国最适

合利用自身优势，促进建立共识和提升合作势头。无论是 BＲICS、IBSA，还

是 MIKTA，这些跨区域合作组织都是完善全球治理的动力平台，有助于不同

规模的拉美国家提升行动能力，发挥相应的国际影响力。

( 三) 路径选择三: 国际国内议题联动设置

正如前文所提及，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首要动因是谋求自身的发展

利益。因此，在全球治理的议题设置上，拉美国家体现出以下特点: 以国内

需求推动相关国际议题的设置，通过国际议题塑造寻求国际支持，从而带动

国内问题的解决。

一方面，拉美国家致力于以国内需求推动相关国际议题的设置。贫困和

不平等一直是困扰拉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痼疾。巴西于 1992 年和 2012 年两

次主办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充分显示出拉美国家对于发展问题的重视。

在巴西等国的推动下，反贫困议题被列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重点。拉美

国家还是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积极推动者。在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制订过程中，来自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的代表参与

—14—

① Sung － Han Kim，“Global Governance and Middle Powers: South Korea’s Ｒole in the G20”． https: / /
www. cfr. org / report /global － governance － and － middle － powers － south － koreas － role － g20. ［2018 － 07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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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015 年后发展议程高级别知名人士小组。在哥伦比亚政府的倡导下，可持

续发展目标被纳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同时，在联合国框架下，拉美国家

积极推动移民、反毒等非传统安全议题。2017 年 9 月，墨西哥培尼亚总统出

席了在纽约举行的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下的移民和难民议题首脑会议。他强

调，作为移民大国，墨西哥一贯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解决难民和移民问题，

墨西哥有能力在此议题上承担领导责任。2018 年墨西哥承办了联合国移民和

难民议题首脑会议。

另一方面，通过对国际议题的塑造带动拉美国家国内问题的解决。在

2018 年 G20 峰会上，东道主阿根廷将峰会议题设置为未来就业、为发展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和人类粮食安全。会前，三大议题的设置饱受非议，有人质疑

这些议题远没有贸易争端、货币稳定等问题更受关注。但就业、基础设施建

设以及粮食安全不仅直接反映了阿根廷的关切，也是拉丁美洲国家关注的重

点。马克里还确立 G20 峰会口号是“为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建立共识”，这同样

也是拉丁美洲的视角。在中国的支持下，这些议题最终得以确立。阿根廷也

成为本次峰会的最大受益国，来自欧洲、美国、中国、日本的资本宣布将投

资该国公路、铁路、水利和能源设施项目。

四 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困境

拉美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中表现出相当高的活跃度，并在全球治理机制

改革、议题设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路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

符合拉美国家的发展利益需求，提升了拉美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由

于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在塑造中等国家的行为和观念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因此，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

的战略选择和实际效果。事实上，拉美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中一直面临着现

实困境和挑战。

首先，大国权力制约拉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现和影响力。对于拉美

国家而言，大国权力因素就是美国因素。在汉斯·摩根索阐述的国家权力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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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素之中①，没有什么因素比地理位置对墨西哥产生的影响更大了。就自

然资源、人口、领土和工业化水平而言，可以说，与美国接壤是导致墨西哥

无法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主要因素。不同于拉丁美洲邻国，在几乎整个 20 世

纪，在实施民族主义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同时，墨西哥都与美国保持着微妙

的外交平衡。墨西哥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力量，在重大国际

问题上也展示了其相对于美国的自主性。② 1994 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

墨西哥和美国不仅在经济问题上密切合作，而且还在公共安全、反洗钱、反

恐怖主义、移民管理等方面密切合作。实际上，这种合作已经高度制度化，

即便美国特朗普政府出台具有挑战性的政策，如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

谈判和施加新的移民限制，墨西哥也只能在保持双边合作的前提下进行谈判。

墨美特殊关系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墨西哥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表现。由于美国

在拉美地区的主导地位，与巴西对美推行软平衡外交不同，阿根廷左翼政府

长期实行反美政策，也使其无法获得真正的地区影响力。

其次，拉美国家自我认同与自身实力之间的不匹配。在拉美地区，有两

个国家拥有大国梦: 巴西和阿根廷。由于自身的潜力，巴西一直拥有大国抱

负，认为凭借其国家规模、人口、自然资源、经济和军事发展状况，巴西有

实力角逐大国地位。曾经的经济实力让阿根廷本国精英认为阿根廷本来就应

该属于第一世界。两个国家的大国定位与其他国家对它们的认识存在显著差

距: 巴西被认为是永远的潜力大国，而阿根廷作为 G20 成员国的身份都饱受

质疑，认为其无法有效代表拉美国家参与 G20 并发挥地区影响力。相反，墨

西哥对中等强国的自我认同与其国家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匹配的，它希望在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这也符合墨西哥同时具备的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地位。因此，中等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应清醒认

识自身的真正实力和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如果一味追求大国地位，反倒有

可能损害国家利益。③

再次，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受国内政治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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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汉斯·摩根索认为，有九个要素构成了国家权力: 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
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的素质和政府的素质。参见 ［美］ 汉斯·摩根索著，徐晰、郝望、李保平

译: 《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22 － 188 页。
Monica Ｒankin and Dina Berger，“Peculiarities of Mexican Diplomacy”，in William H. Beezley ( ed. ) ，

A Companion to Mexican History and Culture，First Editi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1，p. 538.
赵重阳: 《中等强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与实践效果———以阿根廷为例》，载《西南科技大学

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6 期，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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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拉美处于新一轮的政治经济周期中。从经济层面看，受大宗商品价格下

跌的影响，拉美经济从 2015 年出现负增长之后，就一直处于艰难复苏中，在全

球经济格局中面临进一步被边缘化的风险。从政治层面看，地区政治处于关键

节点时期。自 2017 年到 2019 年，拉美处于超级选举周期，巴西、墨西哥、阿根

廷、智利、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国都会经历大选。当前地区政治出现“左右

拉锯”的态势; 曾经的左翼旗手委内瑞拉陷入危机，成为影响地区国家间关系

的消极因素; 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进程出现倒退。在政治经济周期的压力下，拉

美国家推行本国对外战略的能力不足; 一些国家的政党轮替也带来了对外政策

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与全球治理的热情。巴西当选总统博尔索纳罗

就宣布撤回巴西主办 2019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候选国资格。

最后，拉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差异，相互之间的团结受到抑制。巴西、

墨西哥、阿根廷之间存在利益的矛盾、冲突和竞争，在一些涉及自身的重大

问题上并不能有效开展协调与合作。① 在区域一体化、国际同盟问题上，墨西

哥与巴西、阿根廷的立场泾渭分明。② 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由墨西

哥、阿根廷等中等国家发起的 “团结谋共识运动”，打破了巴西和日本、德

国、印度通过构建“四国联盟”的方式抱团获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计

划。巴西则反对墨西哥加入 “金砖国家”的申请。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拉

美国家分属不同谈判集团，巴西参与“基础四国”，墨西哥参与“环境完整性

集团”，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等国则成立了 “小拉美集团”。在某种程度上，

拉美各国对气候变化的不同立场不仅集中反映了该地区对外关系的多样性、

多向性和多重性特征，也充分表明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进步必然带来内部

利益的多元化。③

五 小结

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中，拉美国家的经验值得考察和借鉴。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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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袁东振: 《拉丁美洲崛起的世界意义及对中国的影响》，载《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15 年第 3 期，第 5 页。
徐凡: 《墨西哥与 G20: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角色定位与利益诉求》，载《东岳论丛》，2017 年

第 11 期，第 155 页。
吴白乙: 《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关系的再思考》，载《拉丁美洲研究》，2010 年第 4 期，

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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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半球秩序中，美国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拉美地区在地缘政治方面承受

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要大于其他地区国家。即便如此，拉美国家在与

美国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仍通过灵活务实的外交技巧，提升了对全球治理中

特定议题的发言权和主导权。另一方面，拉美国家面临的现实挑战是如何依

托当前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国际大势，进一步在全球治理中谋求自身核心

利益，实现其重大关切。有学者认为，未来几十年内，中等国家在国际舞台

上的作用将大幅提升。这种日益增强的重要性可能产生两种后果: 中等国家

彼此间、中等国家与大国间的竞争加剧; 抑或它们之间的区域合作将得到发

展。从拉美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来看，这两种后果都在显现，尤其是在地区

层面的合作与竞争。从合作角度看，拉美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充

分表现出“抱团发展、合作谋利”的特性，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网络安

全以及气候变化等议题上认同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

自能力原则，与传统大国相比表现出明显的诉求差异。从竞争角度看，在联

合国改革、气候变化谈判等具体问题上，拉美国家还是立场各异，无法建立

相互间的团结和信任，也无法用一个声音说话。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地区

间的联合自强是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选择。只有加强整个地区间的

协调与合作，拉丁美洲才能真正成为下一个全球性力量。

(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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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entina. By this way the summit can help promote the resolution of domestic economic
problems and achiev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China can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is process，promote in－depth cooperation with
emerging economies in Latin America through the platform of G20 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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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re important players in global governance. Using
middle power as an analytical tool，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interests，path choices
and practical dilemmas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faced when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common and intrinsic logic of interest fo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is to seek development interests and enhance their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adopted the approach of combining
reform of old glob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with seeking alternative new ones，promoting
regional and cross－ regional cooperation，and combing international issues with domestic
affairs. At the same tim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re also facing som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irstly，the big power restricts the performance and influence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Secondly，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self－identity and the
power of regional countries; Thirdly， the enthusiasm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is influenced by the cyclical changes of domestic situation;
Finally，interest conflicts affect the unity among regional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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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ＲICS summit at Johannesburg was conven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U. S.
unilateralism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BＲICS members expressed their standpoints and attitudes
toward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and made decisions about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BＲICS
development. Opening another“Golden Decade”，Johannesburg summit will be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ies of BＲICS cooperation. Ｒussia thought that the developments of BＲICS nations are
influenced by many disadvantageous factors: long geological distances among members，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some member countries，vulnerable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slow growth
in most member countries，etc. But BＲICS countries have the confidence to overcome these
difficulties. BＲICS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oppose the
old unfair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establish a new fair development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the“BＲICS +”model，the member countries will get a broader scope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Ｒussia will take BＲICS cooperation as a priority in her foreign policies，
and make it a centre of a united multipolar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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